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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政府举国家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以保持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对此，通过文献梳理的方法，从美国自身发展和对外政策的视角系统分析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部署和相关举措。分析发现，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部署分为积累和升级两个阶段，均以制定发布政策文件和成立相关机构进行部署，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演变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基本实现人工智能创新价值链各环节全覆盖，各部门积极深耕细作，并日益重视在国防领域的应用；其对华策略上主要采取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封锁、出口管制、限制人才流动等措施。为此，建议中国从组织管理职能、人才、立法、舆论等方面采取应对策略，增强自身实力、主动赢取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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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lay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AI, from two research asp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wn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AI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from policy documents and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through literature combing methods. It fin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olv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uideline to a national strategy, with the increasing depth of policy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commercial use to military-civilian sharing, to strive for world leadership. By further analyzing the foreign AI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establishing specialized agencies, comprehensive blockade, export control, and restricting the flow of talent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blockade by adopting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alents, legislation, public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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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并作为全球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颠覆性力量，将重构未来大国竞争格局[1]。随着人工智能全球竞争的白热化，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把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利器。如何避免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中陷入被动，把握此次科技变革机遇，打造人工智能发展先发优势是各国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性问题[2]。美国一直处于人工智能发展全球领先地位，这得益于美国政府较早且系统的政策与战略布局。近年来，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动作频发，从国家层面出台人工智能战略，成立专门的国家机构，势要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美国政府举国家之力如此重视某一领域发展实属罕见，因此本研究将从美国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及对外发展两个视角进行研究，包括从政府出台的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成立机构两个层面分析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部署以及对外策略的角度分析美国的相关系列措施，以期提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启示。
1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部署
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认为人工智能在推动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大价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3]。纵观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部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积累阶段（2016年至2019年2月）和升级阶段（2019年2月至今），具体以特朗普政府签署《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地位》行政命令为分界点；部署形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制定发布的政策文件和成立相关机构。
1.1  政策文件
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发布了一系列或是在基础性支撑，或是在细分领域，抑或是在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挑战方面的政策文件，这些都为后期美国国家级AI战略的出台形成了良好的积累。随后，特朗普在执政期间签署了美国人工智能里程碑式的文件——《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地位》行政命令，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策略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其保持全球领导力的关键[4]。至此，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部署进入升级阶段，AI技术水平的竞争上升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从技术发展指引演化成国家级AI战略[5]；同时，人工智能也从商业用途转变为军民共用。
1.1.1  积累阶段
（1）联邦政府。美国联邦政府有关人工智能的政策文件清单如表1所示。
表1  美国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政策文件清单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2016年10月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
	包括投资研究，开发人工智能协作方法，解决人工智能的安全、道德、法律和社会影响，为人工智能培训创建公共数据集，并通过标准和基准评估人工智能技术等七大战略

	2016年11月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为未来人工智能做好准备》
	制定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线和策略并制定23条建议，强调监管和AI治理及应对AI负面效应

	2016年12月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
	作为对《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的补充和延续

	2017年12月
	国会研究服务处和哈佛大学
	《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提出AI和国家安全政策的三大目标：保持美国技术领先优势，提供军事及情报能力优势；支持AI用于和平和商业用途；防范/减少自然灾害、偶发、敌对等风险

	2018年7月10日
	新美国安全中心
	《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2018》
	呼吁制定国家战略，引导如何利用AI优势并减轻负面影响

	2018年5月10日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2018美国白宫人工智能科技峰会总结报告》
	讨论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前景，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相关政策

	2018年7月
	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和科技政策办公室
	《2020财年政府研究与开发预算优先事项》备忘录
	将人工智能技术列为优先发展项目

	2018年9月
	美国众议院
	《机器崛起：人工智能及对美国政策不断增长的影响》
	分析了在AI应用方面的挑战，关注失业、隐私、偏见和恶意使用4个相关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政府各部门。美国政府各部门有关人工智能政策文件清单如表2所示。
表2  美国政府各部门人工智能政策文件清单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2018年9月
	国立卫生研究院
	数据科学战略计划
	旨在促进生物医学研究界获得数据科学技术和机器学习/AI能力，以实现数据驱动的医疗健康研究

	2018年9月
	国防部预先研究计划局
	启动下一代人工智能（AI Next）项目
	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20亿美元，用于构建能够进行类似人类交流和逻辑推理的人工智能工具



1.1.2  升级阶段
（1）联邦政府。美国联邦政府有关人工智能的升级版政策文件清单如表3所示。
表3  美国联邦政府升级版人工智能政策文件清单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和意义

	2019年2月
	总统办公室
	“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第13859号行政令【给出具体政策文件名称】
	正式启动了AI国家倡议（American AI Initiative），提出5个必须基本原则及六大战略目标，将在促进人工智能研发、提升美国人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部署的信任程度、培训职员在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以及防止美国人工智能技术被战略对手和“敌对”国家窃取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9年5月
	OECD【这里说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文件，OECD是一个组织，不属于联邦政府！】
	《人工智能原则》
	美国现场强力支持OECD发布《人工智能原则》，这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首次致力于共同的AI原则，强调以人权、民主、自由、创新和经济增长为基础，指导AI的负责任发展和应用

	2019年6月
	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
	《2019年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
	对2016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首版文件的第一次更新，为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研发上的投资确定了优先领域

	2019年9月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2019年白宫人工智能峰会总结报告》
	指出联邦政府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仍面临技术、流程、人才等方面的挑战，并根据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2019年9月
	白宫
	“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2020财年预算补充说明
	2020财年预算为55亿美元，首次按部门报告了AI研发领域非机密、非国防的联邦投资

	2019年11月
	白宫
	《2016－2019人工智能研发进展》
	联邦在AI领域的研发投资对国家带来的影响

	2019年11月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
	更新版的《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研究报告
	涉及人工智能术语和背景、国会面临的问题、人工智能国防应用、军事人工智能整体挑战、国际竞争者、国际组织、人工智能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人工智能对作战的影响等八大方面内容

	2019年12月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联邦数据战略与2020年行动计划》
	指导各机构开发工具、完善流程，高效使用数据

	2020年1月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南备忘录
（草案）》
	从监管和非监管层面提出了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原则和建议

	2020年2月
	白宫
	《2021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计划》
	与2020财年预算相比，美国政府2021财年预算大幅增加了非国防的AI研发投入，并有望在2022年前使非国防AI研发投资翻番

	2020年2月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美国人工智能计划”：2019年度
报告》
	为美国AI战略规划提供长期愿景

	2020年10月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期报告草案》
	在六大方向上提供了80条建议，确保美国AI优势，建议可能会对美国政府和世界产生长期影响。最终报告预计于2021年春季完成【若已经完成了请列出正式报告，如目前尚未完成应把这句话删掉】



（2）政府各部门。美国政府各部门关于人工智能升级版政策文件清单如表4所示。
表4  美国政府各部门升级版人工智能政策文件清单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机构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2019年2月
	国防部
	《2018年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摘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安全与繁荣》
	分析了美国国防部在AI领域面临的战略形势，阐明了国防部加快采用人工智能的途径和方法

	2019年4月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针对医疗AI软件的监管框架
	确保针对医疗AI的软件安全有效

	2019年7月
	国防部
	《数字现代化战略》
	4个优先事项分别为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云以及指挥、控制与通信

	2019年8月
	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
	《联邦政府参与开发技术标准与相关工具的计划》
	强调美国政府应持续参与AI标准开发活动，推进可信任AI技术发展

	2019年8月
	专利局
	AI专利的置评请求
	就人工智能专利和发明的十二大问题在美国国家专利局官网征求意见，以规范AI专利申请

	2019年9月
	美国空军
	《空军2019人工智能战略》
	强调人工智能能力对21世纪作战任务的重要性

	2019年10月
	国防创新委员会
	《人工智能原则：国防部人工智能应用伦理的若干建议》
	旨在为美国国防部未来如何在战斗和非战斗场景中设计、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提供建议

	2020年1月
	运输部
	《确保美国在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中的领导地位：自动驾驶汽车4.0》
	详细阐述了美国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若干原则

	2019年11月
	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2019年美国NOAA科学报告》
	将机器学习应用于恶劣天气预警和鱼类调查

	2020年2月
	国防部
	国防部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正式采纳国防创新委员会推荐的5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2020年2月
	国防部
	2021财年国防部AI预算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预算由0.5亿美元增长为4.6亿美元，增长8倍；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预算由0.48亿美元增长为2.90亿美元，增长5倍



1.2  成立机构
1.2.1  联邦政府
2018年5月，白宫宣布在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NSTC）下新设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由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领导，成员包括联邦政府最高级的研发官员[6]，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联邦首席信息官办公室、行政与预算办公室及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的代表。2018年9月，美国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建立官方智库——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由15名成员构成[7]，负责监测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评估美国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力，定期向国会提交审查报告和对策建议。该委员会通过研究必要的举措来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相关技术发展，全面应对国家安全和国防需求。2019年9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2019白宫人工智能峰会总结会上表示，白宫正在考虑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卓越中心（AI COE），旨在帮助各机构共享AI专业知识及实践经验，从而促进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政府应用人工智能的进程[8]。2020年8月26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表示，为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与量子技术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将会投入10亿美元，在未来5年内建立7家人工智能研究所【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
1.2.2  政府各部门
在此阶段【？指代不明】，美国许多联邦机构纷纷设立了协调和促进人工智能活动的中心或办公室（见表5），以实体机构的形式强化对AI的发展管理。
表5  美国政府各部门成立的人工智能相关机构清单
	成立时间
	机构名称
	上级单位
	主要职责

	2018年6月
	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
	国防部
	直接向国防部汇报，旨在加快AI能力的交付【表意不明！】，扩大AI在国防部范围的影响

	2019年7月
	人工智能研发跨部门工作组
	国家科学委员会
	协调跨部门的AI研发项目，包括人工智能专责委员会就AI研发优先级为政府提供建议；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小组委员会负责制定并维护《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

	2019年9月
	能源部人工智能与技术办公室（AITO）
	能源部
	协调AI活动和加速跨部门、跨机构之间的协作

	2019年10月
	国家人工智能研究院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将与美国农业部、国土安全部、交通部等机构联合推动人工智能研究，预计在2020年拨款1.2亿美元【著录数据来源文献】



1.3  战略部署特征分析
1.3.1  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策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力度上来讲，美国将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竞争上升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为了将国家战略执行落地，投入大量精力成立专门机构以加强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管理，最为亮眼的包括成立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同时，将2021财年联邦政府的AI预算翻一倍、NSF预算增长70%、DARPA预算增长8倍、JAIC预算增长5倍[9]。
1.3.2  政策基本涵盖人工智能创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从广度上来讲，美国政府发布的有关人工智能的政策报告数量越来越多，包括基础研究、科研投资、人机协作、伦理道德标准、系统安全、数据集、技术标准、人才、军事情报、公私伙伴关系等方面[10]，基本实现人工智能创新价值链各环节的全面部署。
1.3.3  政策内容深度不断拓展，政府各部门积极深耕细作
从深度上来讲，美国政府2016年以前有关人工智能政策大多仅限于智库类AI治理研究[11]；2016年奥巴马签发的《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开始了系统性AI研究，并在2017年将涉及领域进一步扩展为“AI治理+国家安全”；2018年，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发布6份官方报告，宣布由NSF资助AI基础研究，DARPA启动AI Next项目；2019年，从国家层面发布15份官方报告，其中在《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2019》中更新七大战略为八大战略；2020年，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国家战略执行阶段，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发布了10多份官方报告，其中仅NSCAI的中期报告中就提出美国AI发展六大方向的80条建议。
1.3.4  由商业用途转变为军民共用
美国越发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应用。2017年以前，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仅作为商业用途[12]；2017年之后，美国不断加大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应用，将其上升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当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就提出要建立军事和情报能力的优势；2018年《美国国防人工智能战略》启动Maven项目，整合AI与作战系统，确保打赢未来战争；2019年，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DIB）发布《人工智能伦理道德标准》，扫除了AI军事化障碍，并推动了DARPA和JAIC预算经费的逐年递增。
1.3.5  由技术水平的竞争演变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
人工智能本是一项技术，但是随着各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竞争的白热化，美国政府将原本技术水平的竞争上升到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从国家层面强调保持对战略竞争国家和“敌对”国家的优势，并严防这类国家对其AI核心技术的窃取[13]。其中，NSCAI在2019年初期报告提出中国AI的四大差距和五大威胁，并在第52页的2020年中期报告中56次提及中国。
2  美国对外人工智能策略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位居世界前列，因此美国对外策略主要考虑中国，所以本部分对外策略主要探讨美国的对华策略。美政府正在动员全政府和全社会力量，联合世界盟友，提出一系列措施：对内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加强人工智能战略规划，同时发布系列出口管制政策；另一方面以“人权、民主和自由”等价值观为口号，对外积极联合欧盟、印度等盟友。主要具体措施由政府各部门下属研究机构提出，并提交建议给白宫和国会，最后由白宫或总统以行政令形式出台相应措施。
[bookmark: _Toc59022921][bookmark: _Toc60062050]2.1  成立专门政府机构
美国国防部于2016年和2018年分别成立DIB和NSCAI[14]。其中，DIB囊括了产业界领袖、技术领域和公共关系精英，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有关公司的制裁政策制定提供精准打击的“弹药”，包括2020年5月打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的半导体芯片供应链、2020年10月制裁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以及2020年11月禁止美向中国涉军/航天的投资等；而NSCAI聚集了美国政产学研军领域的AI精英，其主席Schmidt主张美国加大与中国在AI领域的竞争【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来源文献】。
[bookmark: _Toc60062051][bookmark: _Toc59022922]2.2  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及机构实行封锁
2019年33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这些企业无法与美国进行任何商业交易，并遭到技术封锁和国际供应链隔离；对于“最终用途”在超出管制范围外，无法验证实体的真实性、无法进行最终用途审查时，美国商务部就会将该实体纳入“未经验证清单”。名单上的实体虽然未被全面禁运，但因为合作更麻烦，被美国供应商排除在外，因此该名单的实际效果远大于法律效果。2020年美国防部进一步将华为、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20家中国企业列为“军方公司”，美国总统可以决定是否对上述企业实施制裁或封锁这些企业的财产【？！】。
[bookmark: _Toc60062052][bookmark: _Toc59022923]2.3  从技术到产品实施出口管制
美国商务部2018年出台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其中涉及的11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大脑建模、时间序列预测、分类等）、进化和遗传计算（遗传算法、遗传编程等）、强化学习、计算机视觉（物体识别、图像理解等）、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教学系统等）、语音和音频处理（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等）、任务规划（调度、博弈等）、音频和视频处理技术（语音克隆、深度伪造等）、人工智能云技术和人工智能芯片。
2020年1月3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规定自2020年1月6日起，美国企业出口某些地理空间图像软件时必须得到许可，才能将软件发送到海外（加拿大除外）【补标引著录来源文献】，应用于智能化传感器、无人机、卫星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目标识别软件都在限制范围之内。2020年，美国针对华为发布“515禁令”，禁止所有使用美国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半导体生产设备或半导体材料的制造厂家生产华为芯片。
[bookmark: _Toc59022924][bookmark: _Toc60062053]2.4  限制人才流动
2019年，美国通过司法调查手段干扰和中断中美科技人才的往来与合作；美国商务部以威胁美国安全为由，设立拒绝人员清单，对在其经济和贸易制裁中涉及的中方企业人员实行签证限制，相关人员被禁止入境。2020年6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暂停执行H-1B签证，其中近3/4的工作涉及计算机相关领域，加剧了AI领域人员的“不稳定”意识；此外，特朗普政府欲取消千名在美中国有关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bookmark: _Toc60062055][bookmark: _Toc59022926]2.5  以“价值观”联合盟友
2020年6月，在美国主导下，G7联合其他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发达经济体盟友成立全球人工智能伙伴组织（GPAI），形成AI的G15，拟通过制定AI标准和规则与中国竞争。2020年12月初，GPAI在加拿大召开了首次峰会，就“数据治理”“人工智能使用准则”“人工智能与就业”“创新及产业化”5个主题进行了协商并提出了初步方案；另外，还提出了新冠肺炎后疫情时代的应对机制，包括建立全球医疗数据治理框架，利用AI和医疗大数据研发新药等。
事实上，美国早在2016年就主导成立了AI国际产业组织（PAI），排挤中国的AI企业和相关组织。PAI包含世界上13个经济发达国家的100多家企业，如OpenAI、AAAI、AI2、ElementAI等，以及欧洲英法德等国家政府下属或合作的AI研究机构。PAI的运营资金主要来自于美国基金会和会员费，其23位贡献会员以美国为主，少量来自欧日韩国家和地区【补标著录上述数据文献来源】。
作为美国官方智库负责人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Eric Schmidt称，美国和印度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解决共同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呼吁印度与美国构建技术联盟（US-India Strategic Tech Alliance），将AI合作纳入其中，共同解决地缘政治困境[15]。【这里只是个人意见，不足以代表美国的做法，请斟酌】
3 结论和建议
【按照论文篇章结构安排，结论部分的“结论”是对全文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补充结论内容】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中国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也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发展环境，面对新形势，中国应更加坚定不移地落实推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采取开放创新、奋发自强、攻坚克难的发展战略；同时，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既要努力增强自身实力，又要采取灵活的应对策略。尽管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高端人才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劣势与不足[16]。从增强自身实力、主动赢取先机的角度考虑，从建立组织、构筑优势、培育人才、促进立法、冲破封锁、舆论导向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3.1  进一步完善国家现有人工智能机构的组织管理职能
在现有人工智能相关组织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职能，聚集人工智能产学研专家资源，综合研究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及伦理规范，确保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时增强组织的行动力及话语权，进一步加快相关人工智能战略部署，严格执行确保项目落地[16]。
3.2  构筑优势补齐短板，加大人才引育力度
继续加速推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落地，加快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抓时间窗口，领先美国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基地[17]。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落地，构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AI发展优势。持续加大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在AI等核心和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解决“卡脖子”问题[18]，构建核心芯片、软件、算法等技术能力和相应的生态发展。加大高校AI人才培养力度，加快相关学科建设[19]，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国际人才竞争培养人才红利基础，培养顶尖AI人才，支撑核心和关键技术突破。此外，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AI教育，提升公众的AI认知，使得人人懂AI、人人会AI[20]。
3.3  促进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设
中国立法应该注重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规范开发、数据治理和共享的同时也破除AI发展障碍，支持AI长期健康发展，加快在更多应用场景和更大范围的落地。
3.4  冲破封锁并发挥舆论优势
由政府组织华为、阿里巴巴集团、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百度、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商汤科技、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依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领军企业，建立国内AI技术标准[21]。增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等市场的AI技术输出，联合欧洲，提升全球影响力。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及时宣传中国人工智能伦理标准与社会治理的新进展、新成效，可借助媒体、高端智库、国际论坛等平台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声，在国际社会塑造中国积极、负责任的正面形象，宣传中国人工智能的人文主义，让AI更有温度，营造良好的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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